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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淡的夜，天空飄落著濛濛細雨，警備車停在看守所的大門前，我在兩位法警一左一右的戒護下進入了四周環繞著雄偉高牆的城堡，時間已近午夜十二點了。

短短幾十公尺的距離卻花費比平日多出了好幾倍的時間！不是因為我有受傷、生病，原因是我腳上的那付腳鐐！它不但讓我的行動變的遲緩，更讓我才走沒幾步路便磨破了我的腳踝！好不容易才走到了中央台前的階梯，法警要我坐在階梯上，法警取出鑰匙蹲下來替我解開手銬及腳鐐。正當我還沒鬆完心中的那口氣前，中央台主管已拿著鐵鎚、鋼板及另一付腳鐐走到了面前，就這麼鏘、鏘、鏘的又在我的腳上釘上了一付腳鐐！我望著腳上剛釘上的這付腳鐐愣了半晌，心裡略作評估，這一付所方「委託」我來保管的腳鐐竟然比法警先前卸下的那一付少說也重了好幾斤吧！真不知這付腳鐐會要我保管多久？幾個月？幾年？還是直到我靈魂出竅的那一刻為止呢！＃！不管怎麼樣，它是我入獄的第一個朋友，因為它將黏上我一段時日，當然啦，這個所謂的朋友只會帶來諸多不便罷了，而我卻沒任何理由拒絕它！從踏入高牆之後，我就變成聽話的「乖小孩」了。

主管不客氣的問我「犯了什麼大案子啊？」我說：「殺人！」剛辦完交接手續正準備離去的法警回頭說：「他是自首的，情緒還穩定，你別太為難他了。」主管點了點頭對我說：「既然做錯了事情遲早都是要面對的，而且你都有勇氣自首了，別想太多了，懂嗎！」於是主管對我做了安全檢查之後便將我配至一間狹小無人居住的舍房。這是一間專門收容重刑犯的獨居「保護房」，主管在將要關上房門之前對我說：「這門上貼了張舍房守則，你早上起床後找時間把它背熟了，也許過兩天我會來考你喔！好了，時間很晚了，你早點睡吧」。

躺在地板上，雙眼瞪視著吊在上頭悠悠旋轉不停的電扇，寂靜的舍房裡除了它所發出那「嗡……」低沈的聲響之外，便是我只是那麼稍微移動一下腳時，腳上的那個新朋友不小心碰觸地板所發出「喀喇」的聲響了！在這寂靜、淒冷的小舍房裡，那聲音不僅刺耳，且更顯得悲涼！強壓在心中已久的吶喊化作淚水潸然潰下，這眼前的事實多麼希望只是一場明朝醒來將會散去的噩夢，奈何！我無法欺騙自己，心中縱使萬般悔恨也已太遲！這一夜的我輾轉難眠，直到天明……。

最初的前幾個月，我常常站在那冰冷的小鐵窗下，抬頭仰望著小鐵窗外那有限的天空，我竟想著自己若是那隻剛自眼前去的飛鳥那該有多好！倘或是那看似將在不久之後便將散去的絲絲白雲也好，就算它既將在不久之後便會消失的無影無＃，但是，至少它在消失之前，它是自由的，＃！自由……。

兩千多個日落月升，我從一位成功只會哀聲嘆氣的可憐毛蟲，逐步演化成為願在將來能夠展翅飛向自由天際的美麗蝴蝶而努力。我重拾書本充實自己，今年七月已完成了國中學業並將繼續升讀高中，我之所以會有如此轉變必須感謝老師們的諄諄教誨，將纏繞在我心中揮之不去的那片烏雲給撥開了，此刻的心境彷如撥雲見日，重見陽光，更讓我了解什麼才是人生應所追求的真理——無私的「大愛」。

若不是親身的經歷，也許我還真不會相信，來到我們學生隊任教的老師均是已上了年紀六十開外的退休老師，這群可敬的師長已在教育界默默奉獻了幾十年，好不容易才退休了，應是待在家中含飴弄孫或四處旅遊享受清福的，但是老師們卻都放棄了。我深信老師們決不是為了那區區三佰多元的鐘點費來此，老師們為的只是願在有生之年盡可能的再付出，退而不休的來到囹圄中教導我們這群昔日曾經迷惘的浪子。年高八十，教國文的「老夫子」陳老師，去年才在女兒不捨的堅持之下勉強的真正退休了。高中部有位林老師身體狀況不佳，但是，在我就讀國中的這三年來，林老師總是會準時的來上課，每當我見到林老師他步履蹣跚，在同學的攙扶之下，艱辛的一小步、一小步慢慢的走來，我的心中就會升起一股莫名的感動與不捨。

這群可敬的師長，除了在此教學之外，有的更利用時間擔任社區老人大學的教學志工，教導那些早年因家庭環境等因素失學的老人們讀書、畫畫，還有的在太魯閣國家公園當志工，為外國友人當翻譯。在林田山森林公園當志工將學有的專業知識傳遞給下一代，另外在慈濟醫院當志工服務病患……。三年時間的相處下來，我深切的感受到這些老師彷彿就如同故鄉那總是一付和藹可親的叔、伯、阿姨，老師們不僅為我們傳道、授業、解惑，更為我們這群昔日茫然失措、不知何去何從的浪子點燃了溫馨的那盞燈，豎立了指引我們今後正確人生方向的標杆。

我永遠記得，剛來此就讀國一時，老師就曾對我們說過這段話：「雖然你們現在失去了『空間』，但是你們卻比高牆外的那些人多出了許多的『時間』，如何充分的好好利用你們比那一般人所多出的許多時間，這將會是你往後人生成敗的一大轉捩點，所以，將來的成功與否全在你現在的一念之間。」也就因老師的那番話，讓我捨棄了悲觀自憐墮落的心態，我相信，只要自己肯努力，我的未來絕對不是夢，因此，該放下時就放下吧，勇於揮別過去，嘗試迎接一個全新的自我。

